
副
刊

2025年2月28日 星期五

7

请
关
注
龙
头
新
闻A

P
P

文
旅
频
道
·
妙
赏
专
栏

主编：文天心
责编：董云平

执编/版式：毕诗春
美编：倪海连

投稿邮箱
hljrbbsc@163.com

联合举办联合举办
黑龙江省作家协会黑龙江省作家协会

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

在雪城牡丹江读了三年书，这是第一次去镜泊湖。
我下车第一句话是，风真大。而后愧于自己的浅

薄，打算不再过多言语，清空一切杂念，以至纯的朴素感
官，走近这条世界最大的熔岩堰塞湖。它形成于远古时
期的火山喷发，滚烫的熔岩流曾牢牢堵住牡丹江的河
道，江水曾在堤坝后沉沉积聚。

找到它之前，我先去了湖面围观冬捕，这活动对东
北人来说不陌生。

20 多年前的暮秋，我出生了，草木凋零，愈来愈
冷。产妇需要营养，不能只靠吃鸡蛋。交通困窘的年
代，要吃什么，多数还是看身边有什么。春夏秋，人们去
山里捡榛子、采野蘑、捞蛤蜊……可是冬天，万籁俱寂。
父亲去了河边，凿冰下网起鱼，餐桌上出现了一碗碗的
鱼肉、鱼汤和炸鱼。他从不是捕鱼的好手，只是耐冻些，
只是更执着地守着冰窟窿伺机而动。

而这里进行冬捕的几个人，皲裂又愈合的皮肤粗
粝、深黑，面部皮肤红血丝纵横，狗皮帽子的毛绒一绺一
绺的，长及脚踝的军大衣紧紧贴和身体，脚踩一双底面
凹凸的加绒靴子，这些使得他们在冰面上行动宛若平
地。三两个人共同使劲儿，身躯弓起，步子后撤，拽起一
张大大的渔网，在众人的期待下，很快蹦出一条嫩白的

活鱼。
在场的多是南方人，他们有的欢快鼓掌，有的请求

抱着大鱼拍照，人们都很兴奋。渔网陆续拽出很多鱼，
游客们可以买了去找饭店炖着吃。

上岸几条大鱼后，一位捕手走上前几步，表情庄重，
使劲儿敲击一面大鼓。旗帜绕着湖面插了一圈儿，这是
祭湖仪式。意在祭祀湖神，奉拜天父地母，保佑万物生
灵永续繁衍，百姓生活幸福安康。

旗面上的满文，神异，古朴，充斥原始气息，多少年
前，这曾是多少人的信仰。

辽阔的土地生不出狭隘的爱。对面的山神，你们也
在庇佑这片澄澈的土地吗？东北人民似乎天生知晓生
存的艰难，“出门在外，谁都不易”，这话许多人讲过。我
隐约听到鱼的报价，只是菜市场的均价，其实就算比日
常贵些，也是情有可原。

看着几位渔民黑红交映的脸颊闪出满足的笑，多年
前，父亲是否也是这样高兴。或许，这便是有些“80后”
对于老家依恋的源头——自然的恩惠，给予他们生活的
滋味。

湖面的雪粒被吹成轻巧的小旋风，游客们拿起各种
设备记录这一灵动瞬间，而阳光永远是最好的滤镜，又
透又亮，我的眼角微微湿润，真好，这才是北方人民的烟
火人生。

下一站是宁古塔，这里还原建设了古城。还未观其

全貌，便听到了钟声，厚重，深远，穿透时空。
作为清代的著名流放地，它承受了许多历史的沉

重。破破烂烂的告示和流人逮捕令贴在苍老的墙壁上，
屋顶的茅草一层又一层，压得房子耷拉着脑袋，窗边晾
着一串串干辣椒。走进屋，兔子皮狐狸皮成排挂着，很
久以前的东北，打猎和生活情趣不大关联，只是种生存
手段，肉可食，皮可穿。

流人们以自己的苦难为开端，将个人、家族与生命，
献祭在这儿。今天，景区的广播声声入耳，努力告诉大
家，在东北，有过这样的一群人，顽强地扎根冰天雪地，
探索各种生存之道，将文明延续至今。

我走出宁古塔，沉默中前行，抵达吊水楼瀑布。
冬季是枯水期，喷涌不绝的激流不见了，取而代之

的是层层叠叠迸射寒光的冰棱，和大小深浅不均的溶
洞。冰棱上宽下尖，大约底下有湖水，温度稍稍高些。
湖水翠绿，岩石漆黑，冰棱洁白，再往上是蒿黄树林，再
往远是浅蓝天空，金光闪闪的太阳晕染了半边儿天，油
亮亮的，像一匹浮光锦。

谁能想到，这样清丽之景，是由火山喷发形成的。
熔岩流在流动过程中冷却凝固，形成了坚硬的玄武岩。
这些玄武岩在湖水的出口处建构成险峻的峭壁，湖水冲
泻而下，汇聚而成吊水楼瀑布。

黑与白的碰撞真漂亮。玄武岩的棱棱角角和冰块
的边边框框在一起是一种奇异的美感，它们从不有序结

合，而是以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方式交融衔接。
我相信在看不到的地表下，岩石与冰块也是这样自由自
在地交朋友的，没有人类社会讲究的和谐齐整，可能充
满了锐角和倒刺，当然，这不该由人来定义，它们长成什
么样都行。

白日，山里人来人往；夜里，还是要把自然还给自
然，我们短暂拥有天地神奇造化的几瞬已是幸运。滚热
的岩浆孕育出一片清凉；雪城，彻骨的寒意生发满腔的
热情，将其作为每一位来客的馈赠。

本文图片为本报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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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以神奇
的冰雪魅力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也吸引了我。前不
久，终于来到魂牵梦绕的冰雪大世界，完成我与“尔
滨”的一次冰雪奇缘。冰雪大世界园区正门旁的地面
上制作了一朵朵雪花的图案，指引着人们走进园区
内。

来到正门口，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我兴奋地张开
双臂，大喊:“冰雪大世界，我看你来了。”进入大门，首
先映入眼帘的是写着“哈尔滨第26届冰雪大世界欢迎
你”的雪雕景观。人们纷纷在这座景观前合影留念。
阳光照过来，暖暖的，有阳春三月的感觉。

园区内各种各样的冰雕组成一个奇幻的冰雪世
界，这里的冰雕都是用松花江的冰建造出来的。在冰
雕建筑“天坛”上走一走，感受祖国的宏伟壮观。

园区里有菲律宾的圣奥古斯丁大教堂、越南的奎
文阁、老挝的塔銮以及泰国的大皇宫等冰雕景观建
筑。走近这些冰雕艺术，好似穿越了时空，一下子观
赏到众多异国风光，更让人感觉自己在历史的长廊里
走过了一次，咯吱咯吱的踏雪声，似一首优美乐曲，快
乐地伴着我们前行。

路口的指路牌上写着“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世界
美照打卡地”“龙的传人抖擞精神”，雪地上孩子们坐
着冰圈，有的在地上玩雪，打滚，开心地笑着，银铃般
的笑声在天空回响，这里留下他们童年的足迹。

第一次看到冰灯，还是在 1992年，这是第二次看
冰灯，而且还是来看举世无双的冰雪大世界，内心激
动不已。

一排排洁白的雪屋，是一行行诗句，大红灯笼高
高挂起，就是一幅幅喜庆吉祥的画卷。

有几个玫瑰花的冰灯，一朵朵鲜花被封冻在冰块
儿中，怀着惊喜与好奇，小心翼翼地走上台阶，仔细端
详冰中玫瑰，花瓣上挂着青霜，似被冻红脸蛋的少女，
一朵朵玫瑰花令人疼爱，这是怎样的爱情的力量，让
花儿在冰中绽放？冰灯旁有几个大学生模样的大男
孩，他们趴在那儿看，我也凑过去看，问:“你们在看什
么？”有个男孩儿笑着说:“阿姨，看，这有个小孔，可以
看到里面的花，我很想吻它一下。”我们都笑了。多么
富有诗意的话语，冰中玫瑰，一道靓丽的风景。这是
冰雪大世界奇幻冰景的一角，对于这个冰雪园区来
说，这里是一个冰雪奇幻的世界，在这幅巨大的画卷
上，龙江人民用智慧和力量，描绘着冰雪文化的蓝图。

一位广东文友说，还没见过雪花，很想到东北来
看雪，我期待她的到来。天公作美，一场雪不期而遇，
雪花漫天飞舞，似白蝴蝶扑向大地，做着梁祝梦。一
个披着红斗篷的女孩儿，旋转着，雪花亲吻着她的脸
颊，落在睫毛上的雪花化作一颗清泪，那是雪花的问
候。

一个个冰雕，一排排圣洁的符号，编钟敲响。吃
一串糖葫芦，一根马迭尔冰棍，在冰雪大世界里漫步，
在仙境中漫步走过，体验东北独有的冬的韵味，这是
冰雪大世界的奇幻风景。

巨大的园区内，浓缩着东北典型的烟火人间，雪
屋内一锅铁锅炖、一盘儿锅包肉、一碗杀猪菜，让南来
北往的游客感受东北人火辣辣的热情。雪屋上悬挂
的大红灯笼为谁挑起夜的帷帘？弹吉他的女孩在唱

《北国之春》，马头琴悠扬，弹奏着一曲《长相依》，南腔
北调的人，共唱着一曲《我的中国心》……

雪屋墙角，有个青花瓷的瓶插着一束绽放的红
梅，令我眼前一亮，不禁想起那首古诗:“墙角数枝梅，
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排着长队等着撞钟的人们，就站在那里耐心地等
待着。等待自己亲手将钟声撞响，让那钟声撞击着心
灵，祈祷平安吉祥。蓝天下一座座冰雕栩栩如生，让
人感叹精湛的冰雕艺术，人们都夸那只展翅飞翔的雄
鹰雕刻得好，赞美声不绝于耳，鹰喻示着龙江人民不
畏艰难困苦，蓬勃向上的力量。

在冰雕大学城景观区域里有清华园、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冰雕景观，有的家长
带着孩子在心仪的“学校”前观瞻。

夕阳的余晖落在一件件精美的冰雕上，闪着金
光，令人遐思。冰上乐园，大人小孩儿们在这里打冰
尜、滑冰、骑冰上自行车，十分惬意。

夜幕降临，华灯初放。雪花摩天轮亮起彩灯，灯
光似一个个流动的音符，小夜曲奏响。冰雪大世界披
上一层彩纱。

人们开始在梦想大舞台，嗨歌跳舞，舞出时代最
强音，这里是欢乐的海洋，一朵朵浪花跃动，《难忘今
宵》，人们抓拍幸福时刻。哈尔滨之夜，浪漫之夜。

天空一轮圆月，变换的七彩灯光，冰雪大世界里
灯光旖旎如梦如幻，让人疑惑，今夕是何年？

恋恋不舍地离开冰雪大世界，在松花江畔种下了
一个希望的玫瑰园。

与“尔滨”的
冰雪奇缘

□梁冬梅

龙江龙江 诗意绵长诗意绵长
□文/安文生 摄/毕诗春

雪 趣
我所在的嫩江市一年有多半时间

处于寒冷之中，近7个月是取暖期。早
年冬季，为了避免平房屋顶被大雪压
毁，隔一段时间，男人们要击打屋顶上
存留的落雪，让它们顺着屋檐纷纷滑
落。

淘气的孩子喜欢找一座老屋，爬
上平房的屋顶，勇敢地一跃而下。像
土豆般深深嵌入柔软的雪堆中，把自
己埋起来。那雪有一米多深，一地的
白，他们笑出来的牙齿也是白的。落
到雪堆里时，只露出红彤彤的小脸，那
是冬日里最温暖的色彩。他们在雪地
里打滚、钻出来，再一次次攀爬再次跳
进雪中，仿佛自己是不怕冻的鱼，在冰
雪的世界里自由穿梭着。男孩儿们浑
身冒着热气，睫毛上挂满了霜。

大人们，则以一种更为庄重而又
不失童趣的方式，延续着古老的滑雪
传统。制作简陋却充满智慧的滑雪
板，是先人流传下来的技艺，承载着北
方少数民族先民对自然的敬畏与对生
活的热爱。《隋书·北狄书》记载，隋代
时，生活在嫩江和黑龙江流域的室韦
族人“骑木而行”，可以在雪地里任意
驰骋。远古的时候，滑雪是为了进山
狩猎，现在则是对生命乐趣的深刻
体验。他们本可以待在温暖的室内，
享受安逸的生活，却选择了在严冬时
节与风雪共舞，用这种方式去感受自
己的存在。

男人们结伴走出家门，向着附近
最高的山巅出发。山坡极陡，积雪令
攀登更为艰难。在爬山的过程中容易
耗尽体力，饿了就啃几口干粮，原地休
息片刻。顶着风霜终于爬到了山顶，
最快乐自由的时刻来临了。他们从高
高的山顶滑下，如同雄鹰展开了翅膀，
溅起阵阵雪雾。他们情不自禁地唱着
古老的歌谣，吆喝着、欢呼着。忘记了
年龄和时空，笑得像个孩子，仿佛化身
为飞鱼，在银白的世界里翱翔，再没有
什么能够将自己束缚。从高处看，他
们像雪野里小小的蚂蚁，滑出微小却
不容忽视的轨迹。

目睹此景，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
量悄然触动，我顿悟了生命的真谛。
生活，或许正是这样一种艺术——需
要主动去创造那些令人怦然心动的瞬
间，去摒弃那些平庸与乏味的日常。
龙江人对冰雪的深情，对冬日乐趣的
不懈追求，让最寒冷的季节，也焕发出
一种难以名状的勃勃生机。

雪 思
下班时，天色昏黄。风雪欲来的迹

象。走在街头，看到行色匆匆的陌生人，偶
尔会抬头望天若有沉思之色。其实每一个
静默的心里，都能体会到那种不同。

连同事都说，这天适合喝点小酒，“晚
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没有人想要喧哗
的应酬，只想和亲密的人在一起相守。

“一段段的回忆，回忆已经没意义。”但
并不是每一段回忆，我都会想起。望着那
漫天洒落的雪花，突然就想起，应该给家里
打个电话。许多年前，母亲就是在一个寒
冷的大雪天，突然腔梗发作的。一转眼，她
已经成了我的“孩子”。

迟来的雪里，有种不合时宜，让我想做
另外一件不合时宜的事。独自一人，去江
边走走。

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天气，江畔自然一
片冷寂。临江而居的我，都想不起自己上
一次来这里，是什么时候。似乎只有细雨
缠绵时，和这样的雪天，会想要去望一眼那
无人的江。

江畔果然寂寥。触目所及的冰雪，有
冬日平静的淡漠。处处都是灰色的。天、
地、江，甚至连雪，都似乎是灰蒙蒙的。

我曾经很想离开这个小城。那时会期
待春天的到来。远赴异乡，去那些原本是
地图上名字的地方。一次次放逐，最后还
是选择了回归。回到我原本枯燥无味的生
活。

风迎面而来，带着寒意。倒着走了几
步，想起某一年出行。回来的火车上，我坐
的位置与火车行驶的方向完全相反。像从
一场倒叙的记忆里，一点点抽离。那些忽
隐忽现的风景，从窗外一闪而过。

我从远方，像电影里的倒镜头一样，回
到原点。

路过一个单位。抬头望了一眼。那座
高达十余层的建筑，仅寥寥几间办公室还
透着微光。那并不一定是加班的人，也许
是寂寞的人。

曾经有很多年，我的随笔都是下班后
在无人的办公室里写下的。会在那里停留
片刻，感受那种静寂，沉淀一下思绪，而不
愿意回家。就像现在的我，只想在外面多
停留一会儿。会遗忘很多片刻的思绪，不
过并不重要。一天里的闪念实在太多，多
到自己根本不记得。

朋友说，有些人像小说《紫电青霜》里
的冉冰玉，来自于与世隔绝的地方，非常之
天真。大约，一直被自己隔绝在一个冬日
的荒岛。一个渴望放逐，想要阳光照耀之
处。

于是会对这阴恻恻的天空，对这寒风
里飘零的细雪，对这空荡无人的江畔，感到
新生好感。

雪 忆
有了到处的银白，才有冬日气氛。不再是干巴巴的冷硬，添了

生动。夜幕降临时，飘雪才是最有意境的。幽蓝的夜空，橘黄的路
灯。小雪柔软地轻吻你的脸颊，你的头发。像无边丝雨，有相似的
细致入微；像一个小心翼翼的恋人，害怕靠你太近会唐突，又舍不得
走远。雪花就那么轻轻地试着去接近，就那么认真地为一点点相关
而悲喜。

只有在路灯下，你才可以看清楚它们。怎样温柔的风，在引领
它们舞蹈。那一起甘之如饴的轻旋，那和顺的漩涡。看得我停住了
脚步，怕惊扰雪的降临，就像面对带着翅膀的天使，那种美让人不知
所措。

隐藏在无边的夜色里，雪怀着一种怎样的情怀，来到这个世界
上。这时的风不够冷，这时的冬天还没有“硬下心肠”。这时的夜色
最引人入胜，那样幽静的蓝，看得久了，你的心也会在清洌中纯净。
不知什么时候，眼中的雪仿佛也是蓝色的了，蓝得晶莹蓝得剔透。

想起小时候，农村的院子里总有厚厚的积雪。为了嬉戏，经常
在门口堆一个雪人，用红辣椒当鼻子，插两个啤酒瓶子当绿色的眼
睛。有时也玩个大的，领着弟弟用大块大块的雪垒一座雪屋，往我
们的雪房子里藏一些小孩的“宝贝”。有一年冬天，早上醒来时，窗
子被雪挡住了一半，门都推不开了。邻居家的牛快生了，半夜爸爸
去帮忙，忙到凌晨回来时，用木板推了半天雪，我们才得以打开门从
屋里钻出来。

十几岁时，有一次在“大烟炮”里往家走。平时四十分钟就可
以走到的路，并不是很远。可是那种厉害的风雪令人窒息，脸上又
冷又痛，像刀割一样凌厉。风不断从衣服的空隙透进去，寒冷冻至
骨髓。眼睛结满冰霜，看不清前面的路，一脚踏下去深不可测，很难
拔出来。那时走一步都很费力，远方似乎已经没有了村庄。天地之
间只余狂风暴雪，令人透不过气来。

后来那种大雪带给我的快乐和恐惧都没有了。就像周围大片
大片的原野开垦成了耕地一样，没有了漫天遍野的花，也失去了那
么大的雪。村前的那三个小湖，两个已经干涸，只余了一个，面积也
大不如前。小时去上学，淘气的我会和同学一起穿越那些原野上的
坟地，从坑洼不平的地方踩出一条小道来。会经过那湖，偶尔会采
到芦花棒，把它掰开，就会像下雪一样飘出芦花。冬日里村民捕鱼
时凿过的湖面上，可以捡到漂亮的小碎冰块，看到被遗弃的小冻
鱼。有耐心时，我会细细看冰的纹理，和厚厚的冰层下面被凝固的
水草轮廓。

我感受到的冬天，没有过去那么真切。小时候很喜欢吃雪。苍
茫大地里，有大片大片并未被世俗染足的雪野，盛产晶莹洁白的雪
花。可以捧开很厚的一层，看到中间细腻纯净的雪。冰冰的，凉丝
丝的。轻巧地在舌尖上消融。那一瞬间稍纵即逝的快乐。

新年刚过，道路两边的路灯仍挂着成串的灯笼，在雪中如同旭
日。那种喜庆的红，经白渲染，有了柔和的韵味。我总是看不够飘
雪的时候，看得越久，心和那雪花一样静谧起来。无数的车和人经
过，世人仍在为利来，为利往。可是在雪中，那些都不再真实。只有
这种美，这种洁白，亮了路人的双眸。也照亮了我对于故乡的那些
回忆。

夜深了，雪更是美得飘逸静默。下雪的天气相对是温暖的，不
用戴帽子。可以让雪落在头发上，洒在脸颊。仿佛迎面偶尔走过来
的每一个人，都是回家的归人。都充满了善意和亲切。我们平日里
奔忙，都是这样的身心疲惫，需要雪花的慰藉，就像回到母亲的怀抱
里，做那个被温暖包裹着的婴儿。

那些焦虑和烦恼，他人意愿的强加；那些不容人不去想，逼着你
必须去做的事情，都可以暂时放下，平心静气地一一完成。哪一个
成人，不是在日趋成熟时，成为别人的依靠。社会、家庭、工作，种种
的拥有，就是平日里的所累。

这一切的奔忙，皆缘于对这个世界心怀的眷恋，和那些令人欢
欣的瞬间。少了落雪的日子，心中便多了一份难以言喻的焦灼。当
雪花再次飘洒，它们轻柔地覆盖了我们的往事，将所有的忧伤都转
化为一种细腻而动人的消融，又一次触动着我的心弦。

在那遥
远而神秘的北方，黑

龙江人以一种近乎诗意的
方式，诠释着生命的乐趣与
存在的意义。他们的冬天，是
雪山连绵、银装素裹的画卷，

北方也成了孩子们欢笑
与探险的乐园。

冰雪扎龙景观冰雪扎龙景观。。

镜泊湖冬景镜泊湖冬景。。


